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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語絲
吳康民

我
每
天
要
披
閱
五
六
份
報
紙
，
大
部

分
是
本
港
的
，
也
有
內
地
的
。
還
要
看

幾
份
定
期
刊
物
，
大
部
分
是
贈
送
的
，

也
有
一
兩
份
是
訂
閱
的
。
要
看
完
這
些

新
聞
資
料
，
很
費
勁
，
也
差
不
多
要
花

半
天
的
時
間
。

我
的
閱
報
，
先
淘
汰
不
想
看
的
，
例
如

一
大
疊
的
廣
告
、
財
經
新
聞
、
娛
樂
消

息
、
大
部
分
的
副
刊
。
只
看
新
聞
，
或
比

較
有
獨
到
見
解
的
專
欄
。

但
有
一
些
專
欄
卻
是
不
看
的
：
那
是
有

立
場
的
表
態
式
的
說
教
，
反
共
反
昏
了
頭

的
文
字
。
有
的
專
欄
，
我
是
看
到
作
者
的

名
字
便
撇
在
一
旁
，
特
別
是
有
些
文
字
不

通
的
作
者
。
過
去
有
一
位
現
當
上
議
員
的

女
政
客
，
文
字
不
通
，
也
學
人
寫
專
欄
，

被
我
送
入﹁
文
章
病
院﹂
，
修
理
一
番
，

現
在
已
經
不
敢
寫
了
。

有
兩
份
刊
物
是
我
自
己
訂
閱
的
，
特
別
是
北
京
出

版
的
︽
炎
黃
春
秋
︾
，
我
是
每
期
必
看
。
因
為
其
中

發
表
了
不
少
現
代
政
治
歷
史
的
材
料
，
都
是
親
歷
其

境
的
有
分
量
的
人
物
供
稿
的
，
可
讀
性
甚
高
。
例
如

我
的
老
朋
友
王
健
，
他
早
年
擔
任
著
名
七
君
子
之
一

沈
鈞
儒
的
秘
書
，
在
民
主
黨
派
中
央
活
動
多
年
。
他

的
夫
人
張
國
男
，
是
被
國
民
黨
暗
殺
的
李
公
樸
烈
士

的
女
兒
，
也
曾
是
我
的
學
生
。
她
現
在
已
經
九
十
多

歲
了
，
但
頭
腦
清
醒
，
筆
鋒
甚
健
。
她
應
該
是
早
年

民
主
黨
派
活
動
中
的
一
本
活
字
典
。

本
港
出
版
的
好
幾
本
定
期
刊
物
，
承
主
事
者
每
期

都
贈
閱
，
盛
情
可
感
。
可
惜
因
為
精
力
有
限
，
不
能

期
期
拜
讀
，
有
負
盛
意
了
。

這
些
報
刊
，
已
使
我
十
分
費
神
，
所
以
我
不
敢
學

青
年
人
再
到
網
上
去
讀
新
聞
。
如
有
突
發
事
件
，
經

秘
書
提
醒
，
或
需
要
時
要
求
秘
書
在
網
上
找
尋
。

還
有
大
量
的
藏
書
。
我
曾
說
過
，
買
來
的
書
，
有

三
分
之
二
還
沒
有
看
過
。
友
人
贈
送
的
書
，
更
是
五

分
之
四
沒
有
看
過
。
買
書
時
都
是
一
時
衝
動
，
因
為

我
的
閱
讀
興
趣
是
多
方
面
的
。
文
學
、
歷
史
、
政

治
，
以
至
傳
記
、
揭
秘
的
書
籍
都
會
買
回
來
。
但
時

間
有
限
，
又
年
老
力
衰
，
結
果
多
數
書
籍
是
束
之
高

閣
，
連
翻
都
沒
有
翻
過
。
只
是
有
些
辭
典
，
卻
是
一

翻
再
翻
的
。

讀不完的報刊

十
一
月
初
到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聽
了
一
場
演

講
，
是﹁
逸
夫
書
院
芳
艷
芬
藝
術
傳
承
計
劃﹂
主

辦
的﹁
一
杯
茶
與
一
杯
酒
：
芳
腔
、
紅
腔
的
比
較

和
欣
賞﹂
，
講
者
是
沈
秉
和
先
生
。
逸
夫
書
院
院

長
陳
志
輝
教
授
見
到
我
就
說
有
聆
聽
我
的
提
議
。

屈
指
一
數
，
與
志
輝
公
結
識
已
二
十
年
，
當
年
志
輝

公
知
道
我
刊
行
過
研
究
金
庸
小
說
的
專
著
，
說
︽
笑

傲
江
湖
︾
主
角
令
狐
沖
調
侃
青
城
派
的﹁
屁
股
向
後

平
沙
落
雁
式﹂
︵
實
是
令
狐
沖
用
豹
尾
腿
︶
最
有

趣
。
於
是
乎
，
到
了
出
版
︽
解
析
笑
傲
江
湖
︾
時
，

就
半
求
半
逼
的
要
志
輝
公
賜
序
。
早
前
得
知
他
負
責

﹁
芳
艷
芬
藝
術
傳
承
計
劃﹂
，
便
多
嘴
進
言
，
既
然

項
目
以
芳
姐
命
名
，
當
然
先
要
推
廣
芳
腔
。
正
宜
敦

請
有
分
量
的
研
究
人
員
來
辦
個
講
座
，
印
象
中
沈
老

師
寫
過
很
精
闢
的
文
章
，
所
以
就
向
志
輝
公
推
薦

了
。當

代
粵
劇
子
喉
唱
腔
，
當
然
首
推
芳
艷
芬
的﹁
芳

腔﹂
與
紅
線
女
的﹁
紅
腔﹂
︵
若
要
細
分
，
則
女
姐

五
十
年
代
回
廣
州
之
前
該
是﹁
女
腔﹂
，
之
後
才
算

﹁
紅
腔﹂
︶
。
沈
老
師
的
演
講
非
常
精
彩
，
會
後
志

輝
公
對
我
說
，
比
想
像
中
精
彩
得
多
了
！
對
的
，
沈

老
師
不
單
止
比
較
了
兩
位
阿
姐
的
藝
術
成
就
，
還
如

畫
龍
點
睛
般
說
明
聽
粵
曲
、
看
粵
劇
的
重
點
，
這
倒
是
我
看
戲

聽
曲
幾
十
年
沒
有
想
像
過
理
應
如
此
。
沈
老
師
指
出
粵
劇
藝
術

重
在
老
倌
的
演
出
方
法
，
給
予
曲
文
，
以
至
戲
劇
中
主
人
翁
新

的
生
命
。
記
得
在
本
欄
曾
發
表
過
一
篇
短
文
，
題
為
︽
主
角
詞

家
換
唱
家
︾
，
我
是﹁
知
其
然﹂
，
指
出
中
國
戲
曲
的
主
角
由

古
代
的
劇
作
家
︵
詩
人
詞
客
︶
改
為
今
天
的
演
唱
家
。
沈
老
師

則
是﹁
知
其
所
以
然﹂
，
說
明
了
粵
劇
老
倌
比
撰
曲
人
更
重
要

的
原
因
。
時
人
研
究
粵
曲
粵
劇
而
只
知
品
評
曲
文
的
馴
雅
，
真

是
落
了
下
乘
，
連
個
合
格
的
聽
眾
都
當
不
上
！

陳
世
驤
教
授
評
金
庸
小
說
時
指
出
：﹁
蓋
讀
武
俠
小
說
者
亦

易
養
成
一
種
泛
泛
的
習
慣
，
可
說
讀
流
了
，
如
聽
京
戲
者
之
聽

流
了
，
此
習
慣
一
成
，
所
求
者
狹
而
有
限
，
則
所
得
者
亦
狹
而

有
限
，
此
為
讀
一
般
的
書
聽
一
般
的
戲
則
可
，
但
金
庸
小
說
非

一
般
者
也
。﹂
那
麼
我
聽
粵
曲
、
看
粵
劇
幾
十
年
，
也
可
說
是

聽
流
了
。
現
場
聽
沈
老
師
講
解
，
跟
讀
他
的
文
章
是
兩
碼
子

事
。
這
要
多
謝
資
訊
科
技
的
幫
助
，
沈
老
師
每
舉
一
例
，
都
順

道
播
放
他
要
分
析
的
唱
段
︵
甚
至
一
兩
句
︶
。
看
來
要
重
讀
手

頭
上
沈
老
師
的
文
章
了
。

沈
老
師
又
提
到
許
多
觀
眾
聽
眾
對
女
姐
和
祥
哥
︵
新
馬
師

曾
︶
頗
有
些
劣
評
，
這
個
則
應
該
多
抱
一
點
同
情
心
，
諒
解
他

們
的
從
藝
過
程
和
人
生
經
歷
。
儒
家
講﹁
詩
教
溫
柔
敦
厚﹂
，

戲
劇
源
於
詩
歌
。
自
來
文
學
研
究
可
以
分
為
內
部
研
究
和
外
部

研
究
。
藝
術
家
的
作
品
屬
內
部
、
其
生
活
是
外
部
，
不
宜
偏

廢
。
期
待
這
次
講
座
的
錄
影
盡
快
公
開
。
臨
走
前
再
向
志
輝
公

獻
兩
策
，
志
輝
公
說
第
一
件
事
可
以
進
行
，
第
二
件
則
要
等
待

時
機
才
好
去
請
芳
姐
應
允
。
這
裡
賣
個
關
子
，
期
待
好
消
息
。

沈秉和論芳腔

迄
今
為
止
，
在
小
狸
寫
的﹁
網
人
網
事﹂
中
，

還
從
來
沒
有
涉
足
過﹁
網
國
網
戰﹂
的
內
容
，
但

很
不
幸
，
小
狸
終
於
要
寫
一
篇
了
。

話
說
不
久
前
的
十
一
月
下
旬
，
美
國
六
大
電
影

公
司
之
一
的
索
尼
影
像
娛
樂
公
司
遭
遇
黑
客
襲

擊
，
公
司
電
腦
被
植
入
流
氓
軟
件
，
電
腦
中
的
各
種
數

據
隨
之
被
破
壞
，
導
致
公
司
系
統
崩
潰
。
何
以
至
此

呢
？
顯
而
易
見
的
因
由
是
該
公
司
今
年
拍
攝
了
一
部
名

為
︽
採
訪
︾
的
電
影
，
內
容
為
美
國
中
央
情
報
局
僱
兇

刺
殺
朝
鮮
最
高
領
導
人
金
正
恩
。
該
電
影
內
容
一
經
披

露
，
立
刻
引
致
朝
鮮
方
面
的
強
烈
不
滿
，
稱
其
為﹁
戰

爭
舉
動﹂
，
並
表
示
，
如
果
電
影
如
期
上
映
，
朝
鮮
方

面
將
會
發
動﹁
堅
決
而
無
情
的
反
擊﹂
。
因
之
，
在
索

尼
公
司﹁
攤
上
大
事
兒﹂
了
以
後
，
它
不
得
不
宣
布
取

消
︽
採
訪
︾
一
片
原
定
聖
誕
節
期
間
在
北
美
地
區
的
上

映
計
劃
。

但
奧
巴
馬
不
幹
了
。
他
除
了
批
評
索
尼
公
司﹁
放
棄

原
則﹂
以
外
，
更
把
矛
頭
明
確
指
向
了
朝
鮮
方
面
，
並

在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的
記
者
會
上
公
開
表
示
將
對
朝
鮮
攻

擊
美
國
企
業
的
行
為
採
取
對
抗
措
施
，
要
做
出﹁
適
當

回
應﹂
。
但
他
究
竟
是
怎
麼﹁
回
應﹂
的
呢
？
奧
巴
馬

沒
說
，
他
的
國
務
院
發
言
人
瑪
麗
．
哈
夫
倒
是
有
此
一

說
：﹁
我
們
不
打
算
公
開
討
論
回
應
措
施
的
具
體
細

節
，
…
…
我
只
能
說
，
我
們
做
出
回
應
時
，
有
一
些

︵
舉
措
︶
會
被
看
到
，
有
一
些
則
不
會
。﹂

接
下
來
，
我
們﹁
看
到﹂
英
國
︽
每
日
電
訊
報
︾
網

站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報
道
說
，
朝
鮮
互
聯
網﹁
徹
底
癱
瘓﹂
，
美

國
涉
嫌
實
施
網
絡
攻
擊
。
具
體
說
：﹁
該
國
互
聯
網
從
十
九
日
開

始
出
現
問
題
，
二
十
二
日
晚
間
完
全
中
斷
。
一
位
專
家
說
，
其
連

接﹃
徹
底
垮
了﹄
。﹂

這
能
算
完
嗎
？
實
際
上
，
自
奧
巴
馬
十
九
日
在
記
者
會
上
表
示

要
進
行﹁
適
當
回
應﹂
之
後
，
朝
鮮
方
面
即
在
一
份
聲
明
中
強
硬

表
態
了
：﹁
我
們
將
針
對
白
宮
、
五
角
大
樓
和
恐
怖
主
義
滋
生
的

藏
污
納
垢
之
地
︱
︱
整
個
美
國
大
陸
大
膽
採
取
最
為
強
硬
的
抵
抗

行
動
，
要
遠
遠
超
過
奧
巴
馬
宣
布
的﹃
對
稱
的
反
對
行
動﹄
。﹂

小
狸
認
為
，
這
場
冤
冤
相
報
的
網
絡
戰
絕
不
是
一
場
口
水
戰
。

儘
管
朝
方
堅
決
否
認
對
索
尼
公
司
的﹁
黑
客
攻
擊﹂
而
美
方
也
早

已
言
明
︵
他
們
的
攻
擊
︶﹁
有
一
些
則
不
會﹂
被
看
到
，
但
網
絡

戰
場
硝
煙
滾
滾
，
傷
亡
慘
重
，
誰
又
能
夠
裝
聾
作
啞
、
視
而
不

見
？可

以
說
，
小
狸
今
天
寫
這
篇﹁
網
國
網
戰﹂
真
是
為
硝
煙
所

迫
。
當
鍵
盤
成
為
武
器
時
，
我
只
希
望
網
絡
上
的
滾
滾
硝
煙
盡
早

彌
散
。
此
乃
一
方
淨
土
，
豈
容﹁
戰
爭
販
子﹂
前
來
撒
野
？

但
這
可
能
嗎
？
小
狸
不
免
憂
心
忡
忡
。

當鍵盤成為武器
網人
網事
狸美美

在
一
聖
誕
聯
歡
會
上
，
一
久
未
遇
上
的
中
年
女

友
在
場
跳
社
交
舞
，
舞
姿
優
美
純
熟
，
贏
得
全
場

讚
賞
。
女
友
平
常
文
靜
少
運
動
，
如
今
身
手
靈
活

精
神
煥
發
，
人
顯
得
更
開
朗
。
問
原
因
，
她
說
：

﹁
年
紀
愈
大
愈
發
覺
自
己
反
應
遲
緩
，
最
大
問
題

是
久
不
久
便
跌
倒
，
平
衡
力
弱
，
於
是
去
學
跳
舞
，
為

的
是
練
習
手
腳
協
調
，
最
後
竟
有
意
想
不
到
的
效

果
。﹂女

友
表
示
：﹁
跳
舞
是
整
個
身
體
的
運
動
，
眼
睛
看

舞
伴
反
應
，
耳
朵
聽
音
樂
拍
子
，
腦
袋
記
步
法
，
手
腳

跟
着
配
合
，
身
體
要
合
適
擺
動
。
初
期
真
的
很
難
，
年

紀
大
了
記
性
差
，
手
腳
遲
鈍
聽
力
弱
，
腦
袋
反
應
總
較

拍
子
慢
。
但
看
到
別
人
舞
姿
優
美
，
加
上
師
兄
姐
的
鼓

勵
，
便
認
真
牢
記
和
練
習
，
日
子
有
功
，
四
肢
靈
活

了
，
記
性
有
改
善
，
心
境
也
年
輕
了
。﹂

記
得
香
港
有
一
宗
學
跳
拉
丁
舞
的
個
案
，
十
年
學
費

以
億
元
計
，
問
女
友
是
否
發
達
了
，
她
笑
說
是
在
社
區

中
心
學
習
，
每
堂
三
小
時
學
費
僅
廿
元
！
她
見
我
好

奇
，
帶
我
旁
觀
。

跳
舞
班
是
在
社
區
中
心
的
寬
敞
大
禮
堂
進
行
，
一
班

學
生
五
、
六
十
人
，
不
少
看
來
已
一
把
年
紀
，
但
跳
得

相
當
專
業
。
女
友
說
：﹁
他
們
當
中
許
多
已
退
休
，
是
舊
學
生
，

來
玩
的
，
廿
元
可
跳
三
小
時
，
這
樣
的
娛
樂
哪
裡
找
？
他
們
的
舞

技
可
給
新
學
生
示
範
。
同
學
們
相
熟
了
，
熱
熱
鬧
鬧
的
分
外
高

興
。﹂
她
又
說
：﹁
妳
聽
聽
，
老
師
都
愛
播
放
經
典
老
歌
讓
我
們

跳
舞
，
單
是
來
聽
歌
也
夠
好
。﹂
真
的
，
這
時
正
播
放
我
的
至
愛

歌
曲C

hanging
Partner

！

不
少
同
學
都
穿
上
漂
亮
的
舞
衣
和
鞋
子
，
在
旋
轉
和
擺
動
身
體

時
，
裙
子
像
傘
子
在
舞
動
，
甚
是
迷
人
。
他
們
姿
態
美
妙
，
一
舉

手
一
投
足
都
好
吸
引
。
跳
集
體
的
排
舞
時
更
是
笑
聲
滿
室
。
三
個

小
時
，
運
動
量
也
真
不
小
。

聞
歌
起
舞
是
人
的
天
性
，
音
樂
起
，
不
懂
跳
舞
的
也
自
然
地
擺

動
身
體
。
音
樂
、
舞
蹈
、
華
衣
、
友
誼
，
都
是
令
人
心
情
愉
快

的
，
難
怪
女
友
看
來
愈
來
愈
年
輕
了
。

跳舞防退化 翠袖
乾坤
余似心

田
北
辰
在
立
法
會
提
出﹁
還
學
生
快
樂
童

年﹂
議
案
。
他
認
為
今
天
的
學
生
讀
書
壓
力

大
，
每
日
忙
於
補
習
、
學
彈
琴
和
學
畫
畫
，

他
們
的
童
年
不
快
樂
。

田
氏
的
議
案
，
成
為
我
們
小
學
同
學
聚
會

時
的
熱
門
話
題
。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我
們
在
香
港

度
過
的
童
年
，
並
不
見
得
快
樂
。
當
年
大
部
分
港

人
過
着
捉
襟
見
肘
的
清
貧
日
子
，
班
裡
有
些
同
學

小
學
還
沒
畢
業
，
為
了
幫
補
家
計
，
被
迫
停
學
去

做﹁
工
廠
妹﹂
。
對
她
們
來
說
，
溫
習
功
課
和
學

鋼
琴
，
簡
直
是
天
堂
美
夢
。

至
今
事
隔
半
世
紀
了
，
部
分
女
同
學
憶
起
當

年
放
學
後
，
要
釘
珠
仔
、
穿
膠
花
和
織
假
髮
的
日

子
，
仍
會
淚
汪
汪
。
其
中
吳
同
學
父
親
早
逝
，
她

和
弟
弟
冬
夜
沿
途
叫
賣
裹
蒸
糭
謀
生
；
弟
弟
後
來

被
送
給
一
個
美
國
家
庭
撫
養
。
一
提
起
童
年
的
苦

況
，
她
就
禁
不
住
痛
哭
。

與
眾
多
同
學
相
比
，
我
算
得
上
幸
福
。
一
九

六
二
年
從
廣
州
來
港
與
父
親
團
聚
，
居
住
土
瓜
灣

鴻
運
街
，
鄰
居
大
多
是
新
移
民
。
樓
上
住
的
項
伯

伯
，
帶
着
六
個
孩
子
從
上
海
來
港
，
生
活
困
難
。
二
女
兒
長

得
如
花
似
玉
，
十
五
歲
去
邵
氏
電
影
公
司
做
明
星
了
。

我
和
項
伯
伯
的
七
歲
小
女
兒
最
親
密
。
當
年
剛
剛
有
麗
的

呼
聲
電
視
廣
播
，
我
們
兩
家
都
沒
錢
買
電
視
機
，
只
好
蹲
在

樓
下
士
多
舖
門
口
偷
看
。
黃
昏
，
我
們
喜
歡
坐
在
天
廚
味
精

大
樓
對
面
，
遠
看
啟
德
機
場
的
飛
機
升
降
。
偶
爾
有
一
角
幾

分
零
用
錢
，
我
們
去
附
近
的
海
心
廟
遊
樂
場
玩
耍
；
場
內
有

一
竹
棚
放
電
影
，
偷
偷
潛
進
去
，
看
謝
賢
和
嘉
玲
在
銀
幕
上

打
情
罵
俏
。
這
些
童
年
日
子
，
最
快
樂
。

至
於
讀
書
壓
力
，
自
古
以
來
無
處
不
在
。
我
在
深
水
埗
福

榮
街
官
立
小
學
讀
書
，
沒
有
校
巴
，
小
小
年
紀
每
日
背
負
沉

重
書
包
去
擠
巴
士
，
經
常
全
程
站
立
。
當
年
讀
官
校
如
中
了

彩
券
，
不
得
不
死
讀
爛
讀
，
爭
個
頭
崩
額
裂
，
免
得
做﹁
工

廠
妹﹂
。

快樂童年

琴台
客聚
潘國森

跳出
框框
蒙妮卡

馬年將盡，羊年即到。正當辭舊迎新之際，有
些地方民間卻冒出「羊年生子不吉利」「屬羊的
人命運不佳」等怪論，這無形中貶損了羊的形
象，降低了羊的身價，使之成了「不吉」之物。
實際上，這些怪論沒有任何根據。與此相反，歷
史上羊的形象相當崇高，身價也不同凡響。古人
眼中的羊年，同樣是大吉大利。

「羊即大美」寓吉祥
在古代，羊跟人類的關係十分密切。人們把牠
視為吉祥如意的化身，當作善與美的代表。
在我國第一部系統分析漢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
字書《說文解字》中，對羊作了這樣的解釋：
「羊，祥也」，即羊代表着吉祥。民間用「三羊
開泰」來稱頌歲首，進一步說明羊寓吉祥平安之
意。因為《周易》稱正月為泰卦，三陽生於下，
預示着冬去春來、陰消陽長的吉祥之象，故稱正
月為「三陽開泰」。而古代羊與陽通，所以「三
羊開泰」也就等同於「三陽開泰」。
此外，漢語中表示善良、美好等意思的
「善」、「美」等字，都從「羊」字，說明羊也
是善與美的化身。正如《說文解字》的解釋：
「美，甘也，從羊從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美
與善同意。」對於羊與美的關係，還有三種不同
解釋。一是認為羊大則味美，這是從羊肉的美食
意義上講的；二是認為羊人為美，這是從美好形
象上講的。先民們頭戴羊角跳舞或舉行儀式，讓
人產生美感。此說的依據源自大量出土的殷墟甲
骨文和繪有動物紋飾的青銅器、骨器等；三是認
為古時的羊為女性的象徵，而對女性的生殖崇拜
使先民們對羊產生了美的概念，此說的證據源自
古人留下的大量岩畫。儘管這三種觀點不盡一
致，但其共同點卻是美的產生與羊有很大關係。
羊的善與美，也表現在牠自身的美德和人們對
牠的好感上。羊的性格和善，溫文爾雅，頗有紳

士風度；羊的溫馴纖柔具有女性美，因而常用牠
形容女性；羊的潔白無瑕又常是品德高尚和愛情
純潔的象徵。漢代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執
贄》中，就曾對羊高度讚美：「羔有角而不任，
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啼，
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
者。故羊之為言猶祥與。」羊集美、善、仁、
義、禮等多種美德於一身，這在動物中是很少見
的。
羊的「大美」，還表現在牠對人類的貢獻上。
在我國古代，羊是祭祀神靈的重要祭品。《說文
解字》中說：「羊，祥也」；「示」乃「神事
也」，用羊來祭祀正是向神靈祈福的神事，是非
常吉祥的。在日常生活中，羊的貢獻更大，也更
普遍。宋代以前，先民們把羊肉當作最主要的肉
食。宋代以後，牠也是僅次於豬肉的主要肉食之
一。此外，羊還是重要的服飾資源。羊皮、羊毛
可製衣，羊裘、羔裘自古以來就是十分名貴的服
飾。直到今天，羊毛、羊絨製品風靡世界，羊毛
還有「軟黃金」之稱。

古人愛羊更崇羊
正因為羊有很多美德，對人類貢獻很大，所以
古代有很多崇羊習俗。崇羊的表現之一，就是將
羊奉為多種神靈，進行供奉。因為羊喜歡啃食五
穀苗穗、樹皮草根，於是先民們便認為羊是樹神
和五穀之神；因為羊能在陡峭的山上行動自如，
本領高強，在平地上也奔跑如飛，又將羊奉為山
神、石神和土神。羊集多種神靈於一身，在動物
中也不多見。
還有的民族，以羊為圖騰。如居住在中國西部
的古老的羌族，很早就開始馴化和飼養羊。他們
認為羊除了能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外，還有靈
魂，能保護自己部族的成員，因此將羊注入了人
類特有的血緣和親族觀念，使它變得無比神聖，

成為本民族的的標誌和符號——圖騰，對之大加
崇拜。
此外，還有許多崇羊習俗，在民間廣為流傳。
如在湖北、湖南、浙江、河北等地，每年正月初
四是法定的「羊日」。這一天，人們用天氣陰晴
來占卜本年養羊業的前景，天晴則興旺，天陰則
不祥。這天人們還對羊特別優待：戒殺羊，不打
羊，不罵羊。青海土族還有送羊的婚俗：青年男
女結婚這天，男方到女家迎娶時，要送給女方一
隻潔白的母羊。這隻母羊作為姑娘的替身，留在
娘家繁殖後代，這會給雙方都帶來好運。在白族
聚居的地區，還流傳着「祭羊魂」的風俗。「祭
羊魂」的儀式在每年六月二十三日舉行，以豬
頭、公雞和饅頭為祭品，由老年牧羊人主持。祭
祀時將羊毛氈掛在祭壇邊的樹上，表示羊魂在這
裡接受祭祀。以此來祈求羊神保佑，使羊群不受
野獸傷害。

羊肉功用非等閒
羊的大美價值，還通過羊肉對

社會的影響表現出來。羊肉作為
我國古代的重要美食，不但關係
到人們的物質生活，還關係到社
會生活，甚至影響國家興亡，人
生禍福。《左傳．宣公二年》上
記載了這樣一件事：魯宣公二年
（前607）春天，鄭國在楚國的
指使下攻打宋國。大敵當前，宋
國主帥華元宰羊犒勞軍隊。分發
羊肉時，惟獨把為他駕車的羊斟
漏掉了。羊斟為此懷恨在心，在
兩軍交戰時，他忿忿地對華元
說：「前日分發羊肉由你做主，
今天戰車的進退我說了算。」於
是他驅趕着華元的戰車直奔鄭軍

陣地。結果華元被俘，宋軍大敗。車伕羊斟因沒
分到羊肉便幹出禍國殃民的勾當，當了賣國賊，
被史家稱為「人之無良」者。
與這個故事相類，戰國時，也有一個「一杯羊
羹亡國」的故事。據《戰國策．中山策》記載，
有一次，中山國君設宴招待群臣，因羊羹不夠，
大夫司馬子期沒有吃到，於是一怒之下叛逃楚
國，慫恿楚君攻打中山國。楚君聽從了他的建
議，立即發兵入侵中山國，並很快把中山國滅
了，中山君被迫出逃。在逃亡路上，中山君喟然
長歎說：「吾以一杯羊羹亡國啊！」
當然，也有另一種情況，歷史上還有因羊肉而
陞官發財的。據《宋書．毛修之傳》記載，南朝
宋安西司馬毛修之被北魏俘虜。因為他擅長烹
調，便找了個機會，燒了一碗羊羹給北魏尚書崔
浩吃。崔浩一嘗，覺得這是絕美之味，又將羊羹
獻給太武帝拓跋燾。拓跋燾吃後大喜，立即加封
毛修之為太官令。後來，毛修之仍然不斷地烹調
羊羹等佳餚獻給拓跋燾，博得了這位皇帝的歡
心，累遷他為尚書、光祿大夫、南郡公等，使他
官位顯赫，權傾一時。大概連他自己也沒有想
到，羊羹的功用竟會如此之大！

「三羊開泰」迎吉祥

百
家
廊

戴
永
夏

習
近
平
主
席
早
前
在

澳
門
出
席
活
動
時
明
確

指
出
，
推
進﹁
一
國
兩

制﹂
事
業
是
我
們
實
踐

民
族
復
興
中
國
夢
的
重

要
組
成
部
分
。
做
好
推
廣

基
本
法
，
是
教
育
工
作
者

首
當
其
衝
的
任
務
。

教
育
要
從
娃
娃
抓
起
，

幼
稚
園
是
小
孩
第
一
個
接

觸
外
界
的
小
群
體
。
伴
隨

身
心
發
展
，
品
格
和
社
會

道
德
也
開
始
形
成
，
根
據

艾
瑞
克
森
的﹁
人
格
發
展

論﹂
，
每
個
心
理
發
展
階

段
都
非
常
重
要
，
而
幼
童

時
期
正
正
是
發
展
﹁
自

我﹂
的
階
段
。

﹁
我
是
誰
？﹂﹁
我
從

哪
裡
來
？﹂
是
幼
稚
園
教

育
的
大
課
題
，
我
們
可
以
從﹁
我
是
中

國
人﹂
這
個
題
目
入
手
，
讓
幼
童
從
小

知
悉
自
己
是
中
國
人
，
香
港
與
中
國
本

為
一
家
的
簡
單
道
理
。
香
港
回
歸
祖
國

已
經
十
七
年
多
，
但
社
會
許
多
人
普
遍

仍
然
覺
得
自
己
是﹁
香
港
人﹂
而
不
是

﹁
中
國
人﹂
。
我
們
需
要
令
孩
子
明
白

我
們
是
生
活
在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市

民
，
是
中
國
的
香
港
人
。

﹁
奉
法
者
強
則
國
強
，
奉
法
者
弱
則

國
弱﹂
，
尊
重
國
家
、
尊
重
法
治
也
可

以
從
小
培
養
。
在
幼
稚
園
階
段
，
着
眼

點
可
放
在
遵
守
法
治
是
公
民
責
任
上
。

很
多
老
師
不
會
教
基
本
法
，
因
為
對
基

本
法
沒
有
認
識
，
其
實
熟
讀
基
本
法
也

是
公
民
責
任
之
一
。
其
實
基
本
法
內
也

有
很
多
簡
單
容
易
理
解
的
章
節
，
幼
童

也
可
以
明
白
。
正
如
第
一
章
第
一

節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是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不
可
分
離
的
部
分﹂
。
老
師

只
要
多
花
心
思
，
把
一
些
基
本
法
章
節

作
為
基
礎
，
配
合
幼
兒
化
的
故
事
及
教

材
，
把
愛
國
愛
港
情
懷
傳
承
於
孩
子
的

心
中
！ 從娃娃抓起 思旋

天地
思 旋

■責任編輯：趙 僖 2014年12月29日（星期一）

■

十
一
月
初
沈
秉
和
於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進
行
「
一
杯
茶
與
一
杯

酒
：
芳
腔
、
紅
腔
的
比
較
和
欣
賞
」
演
講
。

■民間用「三羊開泰」來稱頌歲首，說明羊寓吉祥平安。


